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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星
期
談
起
︽EU

超
時
任
務
︾
中
所
講
的
圍

頭
話
用
語
，
相
信
若
非
懂
圍
頭
話
的
人
也
不
會
明

白
。曾

經
有
一
位
老
先
生
以
正
宗
圍
頭
話
跟
我
說

話
，
我
請
他
重
覆
了
三
次
後
還
是
得
投
降
，
尷
尬

地
請
人
翻
譯
。
幸
而
我
其
中
一
些
親
友
只
是
以
帶
有
濃

濃
圍
頭
口
音
的
廣
東
話
與
我
交
談
，
所
以
我
勉
強
可
以

跟
他
們
溝
通
得
來
。
不
過
，
我
只
是
聽
個
大
概
而
已
，

而
且
從
來
沒
有
細
心
留
意
他
們
所
用
的
到
底
是
什
麼
字

彙
或
那
些
字
詞
的
本
來
意
思
。

以
前
我
常
常
聽
到
圍
頭
親
友
們
對

小
孩
說
：﹁
阿

娣
，
你
好﹃
能
蟹﹄
呀
！﹂
若
非
他
們
是
對

小
孩
子

說
這
句
話
，
我
準
以
為
他
們
是
在
說
髒
話
。﹁
阿
娣﹂

是
弟
弟
之
意
，
他
們
其
實
是
在
稱
讚
小
孩
很
棒
。
若
有

看
︽EU

超
時
任
務
︾
的
讀
者
一
定
會
記
得
王
浩
信
經

常
在
劇
中
講
這
個
形
容
詞
的
。
至
於﹁
能
蟹﹂
二
字
的

正
確
寫
法
，
我
請
教
了
數
位
圍
頭
人
，
都
說
只
知
道
意

思
而
不
懂
實
際
上
是
哪
兩
個
中
文
字
。

不
過
，
他
們
倒
能
告
訴
我
王
浩
信
叫
喚
朱
千
雪
的

﹁
稱
呼﹂
到
底
是
哪
三
個
中
文
字
和
真
正
的
解
釋
。
王

浩
信
經
常
掛
在
口
邊
的
是fun

gilup

，
是
用
來
罵
女

人
的
，
類
似
廣
府
話
的﹁
死
女
包﹂
的
意
思
，
其
正
確
的
寫
法
是

﹁
糞
箕
笠﹂
。﹁
糞
箕
笠﹂
是
農
村
用
來
盛
糞
的
筲
箕
，
跟﹁
死

女
包﹂
有
什
麼
關
係
？
原
來
圍
村
人
會
用
糞
箕
蓋

夭
折
的
小
女

孩
，
然
後
用
擔
挑
挑
去
埋
葬
。
這
種
做
法
只
是
對
夭
折
的
小
女

孩
，
所
以
藉
用
來
叫
女
性
做﹁
糞
箕
笠﹂
，
其
實
是
咒
罵
對
方
早

死
，
是
一
句
非
常
惡
毒
的
咒
語
。

另
一
句
王
浩
信
常
常
用
來
罵
人
的
詞
語
是ngau3

naih4

，
正

確
的
寫
法
是﹁
摳
泥﹂
。
向
我
解
釋
圍
頭
話
的
大
哥
問
我
：﹁
什

麼
會
在
泥
中
摳
的
呢
？
當
然
是
屍
體
。
所
以
，
這
個
詞
語
是
咒
罵

對
方
是
死
人
的
意
思
，
不
過
就
沒
有
性
別
之
分
。﹂

既
然
我
那
麼﹁
好
學﹂
，
這
名
大
哥
再
多
教
我
一
個
詞
語
，
但

沒
有
在
劇
中
出
現
。
他
問
我
：﹁
你
有
沒
有
聽
過﹃
鋤
頭

kut﹄
？﹂
我
當
然
沒
聽
過
，
什
麼
是kut

我
也
不
知
道
。
他
說
：

﹁
鋤
頭
是
用
來
在
泥
土
中
耙
的
，
什
麼
東
西
會
在
泥
中kut


鋤

頭
的
呢
？
當
然
是
死
屍
，
這
又
是
一
句
咒
人
死
去
的
毒
話
。﹂

我
聽
到
他
的
解
釋
才
恍
然
大
悟
。
哪
裡
是kut

呢
，
是
棘
才

對
，
即
棘

鋤
頭
的
意
思
。
原
來
這
位
圍
頭
大
哥
以
圍
頭
口
音
將

棘
字
唸
出
，
便
變
成kut

音
。
我
也
是
從
他
們
向
來
將﹁
食﹂

︵sick

︶
字
唸
成sut

音
才
推
測
到
他
們
口
中
的kut

字
實
是
廣
府

話
的kick

音
，
即
中
文
字
棘
手
的
棘
。

我
很
詫
異
原
來
圍
頭
話
有
這
麼
多
惡
毒
的
說
話
。
圍
頭
大
哥
說

那
都
是
源
自
知
識
水
平
較
低
的
農
村
婦
女
，
所
以
他
猜
想
劇
中
演

員
是
跟
一
位
圍
頭
女
士
學
圍
頭
話
的
，
因
為
一
些
如﹁
僻
鎚
雷﹂

等
的
說
話
男
性
是
不
會
講
的
，
因
為
那
是﹁
啋﹂
、﹁
大
吉
利

是﹂
的
意
思
。

圍頭話初學生

兩
日
前
早
晨
一
起
床
，
就
看
到
盧
燕
女
士
在

美
國
洛
杉
磯
為
梅
葆
玖
先
生
仙
逝
淚
筆
寫
下
的

悼
詞
：﹁
我
最
親
愛
的
玖
弟
走
了
…
…
他
走
得

太
突
然
，
甚
至
沒
留
下
一
句
話
…
…
此
刻
的

我
，
獨
居
在
洛
杉
磯
的
家
中
，
偌
大
空
蕩
蕩
的

房
子
，
母
親
的
相
片
放
在
几
案
上
…
…
彷
彿
回
到
了

七
十
年
前
的
那
個
夏
天
，
在
上
海
的
吳
淞
口
碼
頭
，

梅
家
的
親
人
們
為
我
們
送
行
，
依
依
惜
別
，
久
久
不

肯
離
去
…
…
玖
弟
趁
大
家
不
注
意
，
偷
偷
往
我
手
裡

塞
了
一
個
東
西
…
…﹂
那
時
的
葆
玖
才
十
一
二
歲
。

文
中
追
憶
了
盧
燕
少
女
時
期
在
梅
府
度
過
的
寧
靜

美
好
日
子
，
雖
然
外
面
是
動
盪
不
安
的
歲
月
，
窗
內

卻
一
片
安
詳
。
盧
燕
與
葆
玖
、
葆
玥
情
同
姐
弟
，
一

同
上
學
，
一
同
看
戲
，
一
同
玩
。
葆
玖
最
小
受
全
家

寵
愛
，
他
貪
玩
不
願
學
戲
常
常
溜
走
，
教
戲
的
名
師

閒

，
就
教
給
在
一
旁
看
的
盧
燕
唱
，
十
四
歲
的
盧

燕
和
五
歲
的
葆
玖
一
起
登
台
在
上
海
黃
金
大
戲
院
演

出
，
台
下
的
觀
眾
是
梅
蘭
芳
…
…

和
盧
燕
姨
相
交
是
因
為
我
的
話
劇
︽
德
齡
與
慈

禧
︾
，
盧
燕
演
活
了
慈
禧
，
不
作
二
人
選
。
後
來
也

結
識
了
葆
玖
先
生
。
最
後
一
次
和
這
兩
位
在
一
起
是

二
零
一
四
年
北
京
。﹁
雙
甲
之
約﹂
紀
念
梅
蘭
芳
華

誕
一
百
二
十
周
年
，
葆
玖
帶
一
個
京
劇
團
隊
重
走
當

年
梅
蘭
芳
世
界
巡
演
之
路
，
最
後
回
到
北
京
國
家
大

劇
院
舉
行
收
官
晚
會
︽
梅
華
香
韻
︾
。
盧
燕
告
訴
我
，
她
會
和

梅
葆
玖
合
唱
一
段
︽
長
生
殿
︾
，
問
我
在
不
在
北
京
，
我
說
，

專
程
也
要
回
去
看
。
她
說
：﹁
我
上
台
只
有
四
分
鐘
。﹂
我

說
，
四
分
鐘
也
要
看
，
她
操

優
雅
的
北
京
腔
說
：﹁
您
真
夠

朋
友
！﹂

那
一
晚
，
眾
梅
派
弟
子
獻
藝
各
顯
其
能
，
終
於
到
了
演
出
的

最
後﹁
四
分
鐘﹂
。
葆
玖
、
盧
燕
合
唱
︽
長
生
殿
︾
，
葆
玖
飾

楊
貴
妃
，
盧
燕
飾
唐
明
皇
。
盧
燕
姨
一
身
黑
色
長
裙
，
頸
上
繫

一
條
大
紅
絲
巾
，
高
挑
靚
麗
，
葆
玖
先
生
一
套
合
身
的
西
裝
，

儒
雅
灑
脫
，
兩
位
年
近
九
十
的
老
人
在
掌
聲
中
走
上
舞
台
，
時

間
彷
彿
又
回
到
七
十
年
前
的
黃
金
大
舞
台
，
他
們
的
嗓
音
、
身

段
、
容
顏
都
不
及
同
台
表
演
的
年
輕
演
員
，
但
那
種
大
家
風

範
，
貴
氣
坦
然
，
毫
不
張
揚
卻
光
芒
四
射
，
令
所
有
人
傾
倒
，

可
謂﹁
雙
甲
之
約﹂
收
官
的
最
強
音
。
想
不
到
，
這
一
次
合
唱

已
成
絕
響
。

遠
洋
巨
輪
啟
動
，
盧
燕
與
母
親
離
開
梅
家
親
人
遠
赴
美
國
，

坐
進
船
艙
，
她
打
開
玖
弟
給
她
的
東
西
，
原
來
是
個
紅
包
，
裡

面
包

五
元
美
金
。
她
知
道
那
是
玖
弟
存
下
的
壓
歲
錢
，
一
直

不
捨
得
花
的
美
金
。
盧
燕
哀
嘆
：﹁
每
次
回
國
都
是
探
親
，
你

不
在
了
，
我
的
回
國
只
剩
下
訪
友
…
…﹂

盧
燕
在
洛
杉
磯
的
家
的
確
冷
清
，
她
常
年
到
處
去
，
工
作
排

得
滿
滿
的
，
年
初
還
在
北
京
出
演
八
個
小
時
的
長
劇
︽
如
夢
之

夢
︾
。
他
們
是
藝
術
界
的
一
代
名
宿
，
隨

他
們
的
遠
去
淡

出
，
猶
如
千
山
鳥
飛
絕
，
難
再
尋
覓
。

故人西辭黃鶴樓

正
在
香
港
上
演
的
電
視
劇
︽
羋
月
傳
︾
結
尾
的
時
候
，
說

她
期
望
死
去
的
靈
魂
有
一
個
歸
宿
，
準
備
了
自
己
的
墳
墓
，

還
特
別
視
察
了
兵
馬
俑
的
製
作
模
型
，
指
出
了
秦
國
的
軍
隊

的
髮
髻
是
在
中
央
的
，
楚
國
軍
隊
的
髮
髻
是
傾
向
右
邊
緣

的
，
暗
示
了
羋
月
的
墳
墓
有
兵
馬
俑
。
有
人
說
，
現
在
的
秦

始
皇
的
兵
馬
俑
，
其
實
是
羋
月
的
陪
葬
品
。
這
樣
的
觀
點
引
起
考
古

專
家
的
爭
論
，
大
多
數
考
古
專
家
都
說
，
大
量
的
兵
馬
俑
附
近
都
有

具
體
的
監
製
者
的
名
字
，
證
明
其
生
產
的
年
代
，
所
以
秦
始
皇
陵
墓

的
兵
馬
俑
已
經
是
定
論
。

但
是
，
認
為
是
羋
月
的
陪
葬
品
的
一
方
也
提
出
明
確
的
論
據
，
秦

始
皇
時
候
崇
尚
黑
色
，
保
護
秦
始
皇
的
兵
馬
俑
應
該
穿
起
黑
色
的
戰

袍
，
沒
有
理
由
穿
上
紅
色
和
綠
色
的
戰
服
，
因
為
這
是
楚
國
的
軍
隊

的
服
飾
。
如
果
說
是
秦
始
皇
的
兵
馬
俑
，
應
該
有
鐵
製
的
兵
器
，
但

是
沒
有
。
有
人
認
為
，
秦
代
的
貴
族
，
在
生
時
已
經
開
始
建
造
陵

墓
，
當
時
羋
月
和
她
的
異
父
兄
弟
魏
冉
掌
握

秦
國
的
兵
權
，
預
早

為
宣
太
后
︵
羋
月
︶
建
造
有
兵
馬
俑
的
陵
墓
並
不
奇
怪
。
有
的
人

說
，
宣
太
后
逝
世
的
時
候
七
十
六
歲
，
她
在
七
十
五
歲
時
，
已
經
被

兒
子
秦
昭
王
發
動
政
變
剝
奪
了
她
的
太
后
的
名
銜
，
晚
景
淒
涼
，
失

去
權
力
，
怎
麼
可
能
有
這
麼
大
規
模
、
高
規
格
的
墳
墓
？

羋
八
子
去
世
後
，
葬
於
驪
山
。
央
視
二
零
零
九
年
的
某
紀
錄
片
提

出
一
個
新
的
史
學
觀
點
：
兵
馬
俑
不
單
單
屬
於
秦
始
皇
，
也
屬
於
秦

宣
太
后
，
也
就
是
羋
月
。
她
是
秦
始
皇
的
高
祖
母
。
據
史
載
，
宣
太
后
羋
月
執

掌
秦
國
四
十
一
年
，
將
秦
國
從
戰
國
七
雄
變
成
唯
一
的
強
秦
，
為
秦
始
皇
統
一

天
下
奠
定
基
礎
，
太
后
的
稱
謂
歷
史
由
羋
月
開
始
，
太
后
專
權
亦
自
她
而
始
。

羋
月
還
擁
有
義
渠
王
、
魏
丑
夫
等
情
人
，
風
流
韻
事
一
同
被
載
入
史
冊
。

現
在
的
問
題
是
，
秦
始
皇
的
陵
墓
，
並
沒
有
開
掘
。
宣
太
后
的
陵
墓
，
也
沒

有
挖
掘
。
如
果
有
一
日
挖
掘
出
了
這
兩
個
陵
墓
，
歷
史
的
謎
團
就
可
以
解
開

了
。
公
元
前
二
六
五
年
十
月
，
宣
太
后
去
世
，
葬
於
芷
陽
驪
山
︵
今
陝
西
省
西

安
市
臨
潼
區
驪
山
︶
，
也
就
是
現
在
發
現
兵
馬
俑
的
現
場
附
近
。
根
據
歷
史
記

載
，
葬
於
秦
東
陵
的
王
公
貴
族
有
昭
襄
王
與
唐
太
后
，
莊
襄
王
與
帝
太
后
、
悼

太
子
、
宣
太
后
等
人
。

秦
東
陵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被
發
現
，
共
有
四
座
陵
園
，
每
座
陵
園
以
人
工
環
壕

或
自
然
溝
壑
為
界
。
秦
始
皇
不
少
祖
輩
都
埋
葬
在
秦
東
陵
，
人
們
稱
這
裡
為
秦

始
皇
的﹁
祖
墳﹂
。
在
這
四
座
陵
園
中
，
共
發
現
亞
字
形
墓
三
座
、
中
字
形
兩

座
、
甲
字
形
墓
葬
五
座
。
根
據
史
籍
記
載
，
可
以
確
定
宣
太
后
的
墳
墓
也
是
高

規
格
的
亞
字
形
墓
。
所
以
，
秦
始
皇
墓
的
兵
馬
俑
，
宣
太
后
的
兵
馬
俑
，
兩
個

可
能
性
都
存
在
。

宣
太
后
是
楚
國
人
，
如
果
獲
得
厚
葬
，
當
然
陪
葬
品
是
宣
太
后
最
喜
歡
的
有

故
鄉
色
彩
的
物
品
。
羋
月
執
政
三
十
六
年
，
雄
才
大
略
，
深
深
知
道
擁
有
軍

隊
，
才
擁
有
權
力
，
才
可
以
號
令
全
國
，
掃
平
六
國
。
事
實
上
，
在
宣
太
后
執

政
的
時
候
，
秦
國
的
領
土
大
大
地
拓
展
了
，
這
個
功
績
不
能
埋
沒
。
秦
昭
王
為

了
紀
念
宣
太
后
的
功
績
，
安
排
兵
馬
俑
陪
葬
，
並
不
稀
奇
。

《羋月傳》謎之結尾

Bee
G
ees

，
來
自
澳
洲
的
樂
隊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開
始
成
名
，
七
十
年
代
一
套

︽
周
末
狂
熱
︾
︵Saturday

N
ight
Fever

︶
將

本
來
已
頗
紅
的
兄
弟
組
合
推
上
國
際
巨
星
地
位
，

前
後
唱
過
的
金
曲
無
數
。

自
小
學
童
年
開
始
，
我
們
已
在Bee

G
ees

的
樂
曲
熏

陶
下
成
長
，
坊
間
評
其
文
化
水
平
未
及
更
早
出
道
的

Beatles

或R
olling

Stones

，
然
而
初
上
中
學
的
我
們
看

過
少
年
電
影
︽M

elody

︾
即
迷
上
電
影
一
眾
主
題
曲
及

插
曲
，
︽FirstofM

ay
︾
根
本
是
一
代
人
成
長
的
安
魂

曲
，
與
我
們
同
步
成
長
的
金
曲
，
全
部
出
自Bee

G
ees

這
四
人
樂
隊
的
手
筆
，
尤
其
以
哨
牙
馳
名
的
幼
弟R

ob-
in
G
ibb

堪
稱
金
嗓
子
。

當
年
無
綫
電
視
，
音
樂
短
片
︱
︱
早
期
模
式M

T
V

播
放
率
極
高
，
當
中
包
括Bee

G
ees

的
︽W

ords

︾
、

︽H
oliday

︾
、
︽M

assachusetts

︾
，
最
受
歡
迎
當
然

是
少
年
舞
會
，
至
受
同
學
歡
迎
金
曲
就
是
緩
慢
而
蕩
氣

迴
腸
的
︽I

Started
a
Joke

︾
。

筆
者
每
周
一
次
在
新
城
財
經
台
，
一
次
在
香
港
電
台

主
持
節
目
，
前
者
叫
︽
遊
山
玩
水
︾
，
後
者
是
長
青
節

目
︽
講
東
講
西
︾
，
除
了
不
同
話
題
節
目
內
容
，
自
己

特
別
愛
聽
歌
，
至
喜
歡
按
照
講
題
揀
歌
環
節
，
猶
如

Fashion
Show

挑
歌
過
程
，
相
當
享
受
！

昨
夜
︵
星
期
四
︶
，
講
飲
食
創
業
苦
樂
，
挑
歌
途

中
，
想
起
選
了
︽I

Started
a
Joke

︾
，
就
似
幽
自
己

一
默
，
總
算
浮
過
生
命
海
，
來
到
此
刻
，
基
本
物
質
生
活
解
決
，

理
應
逍
遙
自
在

飛
向
自
己
思
慕

旅
行
目
的
地
，

何
必
將
自
己
迫

向
創
業
的
困

境
？人

生
就
是
一

連
串
不
同
的
挑

戰
。當

它
遊
戲
，

是
個Joke

，
帶


笑
意
面
對
便

好
。 I Started a Joke

我
讀
中
小
學
的
時
代
，
還
未
有
電

視
，
所
以
看
書
的
時
間
比
較
多
。
不
過

那
時
已
有
電
台
，
家
裡
也
買
了
部
體
積

相
當
大
的﹁
原
子
粒﹂
收
音
機
。
記
得

那
時
最
常
聽
的
，
除
了
是﹁
欲
知
後
事

如
何
，
且
聽
下
回
分
解﹂
的
說
書
的
故
事
之

外
，
就
是
一
個
名
叫
︽
醉
人
的
音
樂
︾
的
節

目
。
我
的
音
樂
啟
蒙
應
該
是
從
這
個
節
目
開

始
的
。
後
來
有
了
錄
音
機
之
後
，
聽
音
樂
範

圍
就
變
得
寬
廣
了
。
那
時
，
當
然
買
不
起
黑

膠
唱
片
，
更
別
說
播
放
唱
片
的
留
聲
機
了
。

那
個
時
代
，
翻
版
錄
音
帶
流
行
。
所
以
，

到
台
灣
讀
大
學
時
，
特
別
到
九
龍
油
麻
地
的

廟
街
去
選
購
幾
卷
錄
音
帶
帶
到
台
灣
，
記
得

買
的
是
中
學
時
最
愛
聽
的
︽
梁
祝
小
提
琴
協

奏
曲
︾
、
︽
黃
河
鋼
琴
協
奏
曲
︾
和
新
馬
師

曾
唱
的
南
音
︽
客
途
秋
恨
︾
。
在
台
灣
讀
書

初
期
，
解
我
寂
寞
之
苦
的
，
就
靠
的
是
這
三

卷
錄
音
帶
。
其
中
的
︽
客
途
秋
恨
︾
更
聽
到

帶
子
壞
了
轉
不
動
，
返
港
省
親
時
又
在
廟
街

再
買
了
一
卷
，
還
買
了
也
是
新
馬
師
曾
唱
的

︽
啼
笑
姻
緣
︾
。

現
在
回
想
，
︽
梁
祝
︾
和
︽
黃
河
︾
是
維

繫
我
對
中
國
文
化
的
感
情
的
重
要
音
樂
，
而
︽
客
途
︾

則
是
維
繫
我
對
香
港
的
思
念
的
重
要
精
神
食
糧
。

記
得
在
大
學
時
代
交
往
的
朋
友
之
中
，
和
一
位
也
是

香
港
去
的
讀
中
文
系
的
僑
生
，
以
及
一
位
韓
國
和
一
位

馬
來
西
亞
的
僑
生
，
都
是
唸
外
文
系
的
，
最
是
要
好
，

常
常
在
一
起
吃
餃
子
喝
高
粱
酒
，
高
談
闊
論
。
其
中
一

人
要
到
美
國
留
學
，
臨
走
的
晚
上
，
我
們
三
人
徹
夜
豪

飲
，
整
個
晚
上
就
在
聽
我
的
錄
音
帶
︽
黃
河
︾
，
那
時

的
家
國
情
懷
是
多
麼
的
濃
烈
。

現
在
，
故
人
星
散
，
多
年
未
再
聯
絡
。
如
果
大
家
都

還
聽
音
樂
，
想
來
都
不
會
聽
錄
音
帶
了
。
因
為
如
今
要

聽
的
，
是C

D

，
甚
或
在
電
腦
上
聽
了
。
真
的
，
現
在
的

年
輕
人
，
恐
怕
連
卡
式
錄
音
帶
都
未
看
過
吧
？
而
且
現

代
的
年
輕
人
不
會
只
聽
純
音
樂
了
，
多
數
都
看

畫
面

的
舞
蹈
邊
聽
邊
看
動
作
了
。
聽
錄
音
帶
的
年
代
，
只
能

在
追
憶
中
隱
隱
傳
來
聲
音
了
。

聽錄音帶

我所住的小區在市郊區，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工
廠家屬區，過去比較寧靜，盜賊也相對較少。而
現在，因為附近的農田都被佔了，建成了工業園
區，樓房多了，繁華了，人也多了、雜了，盜賊
也多了起來。
盜賊猖狂的時候，竟敢在大白天撬門入室；竟
敢剪斷防盜網，從三、四樓的陽台上翻進去，真
是搞得人心惶惶，防不勝防。
我在工廠的保衛部工作。保衛部只負責工廠生
產區的保衛、管理工作。我所在的工廠家屬區治
安由當地派出所負責。雖然工廠家屬區的治安由
當地派出所負責，但派出所的警察只有5人，管
理一個有一萬多人的小區，真是力不從心，捉襟
見肘。而我們保衛部有40多號人。好在當地派出
所與我們保衛部的關係一直不錯，他們要組織夜
半抓賊，誓言把那些危害百姓安全的盜賊抓獲，
向我們保衛部求援，我們便爽快地答應了。
前年，那正是夏天八月末，天氣已經有些涼

爽。我在晚上10點多鐘上床，迷迷糊糊睡去，在
12點30分被同伴——保衛部值班的班長劉濤叫
醒。劉濤說：派出所的夏教導員和張警官已經在
賣燒烤的小攤上等我們，夏教導員請客，說是先
喝點啤酒，等快2點的時候，就去蹲點守候。前
段時間，派出所與我們保衛部的人員已經守候了
半個多月，都沒有發現情況，但大家一點也不敢
放鬆。今晚又輪到我值班。為了能熬過這漫漫長
夜，我只好先小睡一會。

我和同伴來到燒烤小攤，夏教導員和張警官已
經喝了幾瓶啤酒。夏教導員和張警官熱情地讓我
喝點啤酒，無奈我酒量非常小，半瓶啤酒就會把
我撂倒。我只是倒了一小杯，慢慢品。夏教導員
說要守候到明天早晨，不吃點東西，喝點啤酒，
根本熬不住。我便拿起筷子，吃起來。
吃完燒烤，已經快2點鐘。我和夏教導員一

組，張警官和劉濤一組，乘兩輛小車，躲在車
上，分別在兩個經常出事的路口埋伏，等待盜賊
的出現。
夜已經很深了，小區裡行人稀少。這時候出來

的人，一般都值得懷疑。我和夏教導員躲在車
上，關上燈，兩人盯着十字路口的行人。天氣雖
然已經有些涼爽，但車裡依然鑽進了不少蚊子，
一不小心，就被叮上一口，害得我們不停地用手
拍打蚊子。
2點50多分時，有兩個20多歲的年輕人往第二

家屬區走去，很急，很快。我和夏教導員連忙下
了車，在離他們50多米的後面跟蹤。跟到一棟七
層樓的樓房，見兩個年輕人上了樓，夏教導員緊
跟過去，我也緊跟其後，又馬上掏出手機，一有
情況，就給另一組的張警官和劉濤打電話，一起
來合圍抓捕他們。這時，只見兩個年輕人上到三
樓，掏出鑰匙，打開房門，又拉開了燈，顯然是
這房屋的主人。我和夏教導員相視一笑，知道虛
驚一場……
等又回到車上，已經是3點30分，我這才鬆弛

下來，卻發現自己手上、兩腋與後背都緊張得汗
濕了。再看看夏教導員，他依然鎮定自若。我沒
有吭聲，這就是真警察與企業保衛人員的差別
吧。再看看手機，3點33分，我由緊張，高度亢
奮，到慢慢鬆弛下來，困倦也漸漸襲了上來。我
的眼皮開始上下黏合，腦子也不聽使喚，但我努
力地睜着，不停地打哈欠。我看看夏教導員，他
依然精神地盯着車窗外。
到4點40多分，東方的天邊已經有些發亮發

白。夏教導員這時也連打了幾個哈欠。我知道夏
教導員是抽煙的，那樣可以提神，但為了在車裡
不暴露，他也不敢抽煙。天快亮了，夏教導員也
困了，他提議說：「今天可能沒情況了，我們開
着車，出去轉轉吧。」我說：「行啊，轉一圈就
可以回去，好好睡一覺了。」
夏教導員發動了車，在幾個家屬區來回轉。當
我們轉到第四家屬區時，這時我的手機響了，4
點47分，是劉濤打來的，他電話裡的聲音有些發
抖，讓我們趕快趕過去，他們那裡有了重大情
況。夏教導員一聽說有情況，飛快地開着車，朝
第七家屬區開去。趕到第七家屬區，張警官馬上
告訴我們，原來，在4點40分時，有兩個30多歲
的男人，一個有1.8米左右高，另一個有1.75米左
右高，兩人用蛇皮袋裝着液壓鉗，往第七家屬區
的第一排房子鬼鬼祟祟走去，他們在一樓一戶門
前停下來後，便用液壓鉗剪陽台上的防盜網。這
時，跟在這兩個傢伙後面的張警官和劉濤大喊一
聲：「警察，別動！」便衝了上去。兩個傢伙扔
下作案工具，撒腿就跑。其中一個傢伙還向張警
官砸了一磚頭，機靈的張警官頭一偏，才沒有砸
到。那兩個傢伙又馬上分開跑，張警官和劉濤便
分開追。結果，一個傢伙翻牆跑掉了。另一個被

張警官追到一個圍牆邊的小屋前，飛快地翻上圍
牆，卻從圍牆上摔掉到小屋裡，不知道現在還在
不在小屋裡。
我們四個人馬上把小屋包圍起來。這個小屋以

前被主人拿來做養雞的場地，現在已經廢棄，我
們叫來主人，打開房門，拿着警棍和棍棒，衝了
進去，但搜了半天，也沒有見到人影。我們再一
看，小屋最裡面的一間，上面的石棉瓦全被打碎
了，可見盜賊是拚盡全力，從牆角攀爬到房頂，
然後打碎了石棉瓦，逃了出去。
見此情景，有經驗的夏教導員說：「我們還是

分成兩個小組，開着車，沿着公路去追。」我們
便馬上上車，沿着公路，一直追到早晨7點30
分，來回搜索，但還是讓盜賊跑掉了。
事後，夏教導員在總結經驗、教訓時說：「張
警官沒有按事先的抓捕預案來，年輕，太衝動，
把這千載難逢的機會給丟失了。教訓一是：張警
官發現盜賊後，首先應該通知我們，然後四個人
一起合圍這兩個盜賊。教訓二是：張警官就是當
時衝上去的時候，也應該與劉濤一起合圍一個
人，抓住了一個，案子不就有眉目了嗎！而最不
應該是一人去追一個盜賊。那樣分散了力量，結
果誰也沒追到，把這非常不容易遇到的機會錯過
了。」
以前，看電影、電視等文藝作品，以為抓捕盜
賊是很浪漫、刺激，或者驚險、有趣的事情，卻
不知抓捕盜賊是這樣艱辛，這樣不易。它是這樣
需要足夠的勇氣與智慧。
我想，夏教導員是很有能力的一位警察，他分
析得很到位。雖然錯過了一次非常不容易遇到的
抓捕盜賊的機會，但那些盜賊經過這次驚嚇，好
長時間不敢出動，我們的小區又平靜下來。

夜半抓賊記

百
家
廊

蒲
繼
剛

台
灣
作
家
蕭
颯
的
小
說
︽
逆
光
的
台

北
︾
，
以
一
個
對
初
戀
之
愛
極
度
執
迷

的
台
灣
女
子
的
角
度
與
作
為
，
展
開
了

跨
越
時
空
的
，
非
直
線
的
感
情
的
敘

述
。

這
是
一
本
可
以
一
口
氣
唸
完
的
小
說
作

品
，
女
性
人
物
勤
美
受
大
學
良
好
教
育
，
也

曾
當
過
編
輯
工
作
，
但
依
然
受
困
於
傳
統
保

守
價
值
。
她
的
家
庭
人
物
不
多
，
只
有
母
親

和
兄
長
，
但
母
親
的
自
我
低
落
感
與
極
度
的

嘮
叨
，
幾
乎
毀
掉
了
勤
美
的
一
生
。

閱
讀
作
品
的
時
候
感
到
困
擾
不
安
，
主
要

是
因
為
對
勤
美
的
執
迷
不
悟
難
以
寄
予
同

情
。
傳
統
與
現
代
價
值
的
矛
盾
在
女
性
人
物

中
經
常
出
現
，
但
在
勤
美
身
上
卻
欠
奉
，
使

人
懷
疑
她
到
底
有
多
大
的
代
表
性
。
她
作
出

了
在
現
代
人
價
值
觀
中
難
以
置
信
的
多
項
行
為
，
包
括

日
夜
站
立
在
前
度
男
友
的
住
所
及
辦
公
大
廈
門
外
，
或

衝
過
保
安
為
求
一
見
，
又
或
在
公
眾
場
所
高
聲
疾
呼
，

叫
出
已
是
知
名
人
物
的
前
度
的
名
字
，
為
求
他
要
對
當

初
忽
然
離
她
而
去
的
決
定
，
作
一
解
釋
。

另
一
不
忍
卒
讀
的
原
因
，
除
了
難
以
對
人
物
寄
予
同

情
，
還
有
是
小
說
中
充
滿
舊
論
述
式
的
二
元
對
立
：
貧

富
懸
殊
，
幸
運
與
不
幸
，
發
達
與
潦
倒
，
權
利
擴
展
與

一
貧
如
洗
，
婚
姻
的
美
滿
與
失
敗
，
家
庭
的
幸
福
與
破

碎
…
…
看
來
勤
美
的
人
生
徹
頭
徹
尾
是
個
悲
劇
，
她
過

去
式
的
優
點
和
氣
質
在
小
說
的
佈
局
中
只
能
想
像
但
欠

缺
說
服
力
。
她
的
悲
劇
顯
然
是
她
自
己
的
抉
擇
，
對
現

實
生
活
和
窩
囊
的
丈
夫
的
極
度
不
滿
，
轉
向
個
人
歷
史

中
的
關
鍵
時
刻
裡
鑽
牛
角
尖
。
如
果
她
當
年
能
順
利
地

跟
前
度
生
活
在
一
起
，
那
他
的
優
秀
和
成
功
應
將
扭
轉

她
後
來
一
生
的
不
幸
…
…
小
說
幾
乎
是
用
這
樣
一
份
單

一
的
邏
輯
來
進
行
表
述
，
並
對
她
的
糾
纏
寄
予
深
切
同

情
。小

說
精
彩
的
地
方
，
在
於
順
述
與
倒
敘
之
間
的
安

排
。
自
然
、
奔
放
但
又
偶
放
異
彩
。
過
去
發
生
的
細
微

和
重
大
事
件
竟
然
出
乎
意
料
，
扭
轉
了
讀
者
對
勤
美
這

個
人
荒
誕
行
為
的
看
法
，
亦
同
時
見
出
人
物
在
道
德
倫

理
與
資
本
主
義
裡
所
謂
遠
大
前
程
的
張
力
，
亦
同
時
穿

插
了
台
灣
社
會
幾
十
年
間
的
極
速
變
化
。
書
的
下
半
部

才
引
人
入
勝
，
見
出
女
性
人
物
的
委
屈
以
及
女
性
作
者

的
傑
出
。

逆光的台北

文 匯 副 刊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范 舉

古今古今
談談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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